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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文本、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符号学路径

冯月季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摘　要：从符号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媒介素养研究的两个核心议题：媒介文本与受众。索绪
尔以及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注重分析媒介文本潜在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媒介受众培养
批判性媒介素养能力，对媒介文本呈现的刻板印象、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解读和质疑。皮
尔斯的实用主义符号学关注受众对媒介文本意义的创造性解释，并且参与媒介文本意义的生成，因
而有助于培养媒介受众参与式媒介素养能力。从批判性媒介素养到参与式媒介素养，符号学为媒
介素养研究提供了一种契合的从理论阐释到实践应用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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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素养（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作为当前传播与媒
介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

至今已经历了四次范式转移。但是在媒介素养研究
的过程中却缺乏一种有效的理论方法，这是当前媒
介素养研究的一大困境。符号学理论则有可能为此
提供方法论的理论资源。约翰·菲斯克指出：“符号
学主要是一种旨在建立广泛的应用原则的传播理论

方法。它关注的是传播如何伴随语言体系与文化体
系，特别是符号体系、文化及现实的结构关系而进
行。”［１］符号学以文本分析为核心，主张文本表意的
主体在于文本接收者的阐释。这与媒介素养研究中
的两个主体———媒介文本与受众，正好是相互对应
的。沿着符号学的路径探讨媒介素养研究的核心议
题，有可能为媒介素养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
视野。

一、媒介素养：术语激辩与范式转移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英国学者Ｆ．Ｒ．利维斯（Ｆ．Ｒ．
Ｌｅａｖｉｓ）和丹尼斯·汤普森（Ｄｅｎｙ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首次
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对
于媒介素养的定义仍然处于各种争议和辩论之中，

就连“媒介素养”的称谓，由于各个学者的研究视角
和出发点不同，也存在区别，除媒介素养外，“在媒介

素养教育历史更为悠久的国家如英国，较多地使用
的是‘媒介教育’（Ｍｅｄｉ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而在澳大利亚
使用频繁的则是‘媒介研究’（Ｍｅｄ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在其
它国家还使用‘媒介理解’（Ｍｅｄｉａ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这个
概念”［２］。

迄今为止，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１９９２年在美国
召开的“全国媒介素养领导会议”对媒介素养的定
义：“通过多样化的形式获取、分析、评估、传播信息
的能力。”［３］不过这个概念的致命伤在于：将媒介素
养圈定在人使用媒介的能力，并且仅仅是一种技术
上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在自媒体时代，通过一定
的培训或学习，人人都能掌握一套获取信息的技术
手段。然而若认知媒介文本背后隐匿的社会文化内
涵，却非仅仅是技术手段的问题。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我们可以借鉴美国
学者詹姆斯·波特的观点，波特认为媒介素养就是
“当我们面对媒体时，能够对媒体上的信息做出意义
上的解释，并且形成一系列的观点”［４］。波特将媒介
素养定义为一种知识习得的能力，其关键因素在于
个人拥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包括对信息进行分析、综
合、认知以及批判性质疑等能力。波特的这个定义
为我们理解媒介素养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将关注

·５９·



重点从信息文本转移到了受众这里。
另外从词源的构成上来说，“媒介”是一个包含

内容相当广泛的概念，如果按照“ｍｅｄｉａ”的本意来理
解的话，它指的是传媒机构。但是现在人们泛化了
它的意思，一般指的是新闻或讯息的文本形态。我
们姑且沿着这个思路，将“媒介”等同于日常生活中
所见的新闻、广告等。那么，所谓的这些媒介文本远
远不是简单的信息。与这些媒介文本相关的，还包
括各种伴随文本、先后文本、副文本等，它们是理解
某个特定媒介文本必不可少的因素。换句话说，一
个人仅仅能够读懂媒介文本的明示意是不够的。盖
伊·塔奇曼将新闻看作是一种知识的活动，新闻是
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框架。或者如约翰·彼得斯所
言：传播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和伦
理问题。
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考证，“素养”这个概念

是自１９世纪末以来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其意指“阅
读的能力以及博学的状态”［５］。这个定义虽然比较
模糊，但是它包含了将个体的知识作为素养的一个
标准。国际上权威的《牛津辞典》则将素养概括为三
个方面：读写能力、文字知识、教育状况。综合来看，
关于素养的概念是指利用习得的知识对事物的认知

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素养与媒介认知具
有几多相似之处。詹姆斯·波特论述了媒介素养研
究中的认知理论，它能够“教会人们更多有关媒介文
化方面的知识，而不是仅仅关注媒介内容、媒介产业
以及媒介的负面效果；它需要更深层次上理解人们
每天使用的媒介，如何利用这些媒介达到他们的目
标，并且避免整日暴露在媒介之下从而可能引起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６］。
媒介素养研究范式的转移，大体与对媒介素养

概念的理解是相一致的。这四次范式转移分别是

１９３０年代的保护主义，１９６０年代对媒介内容的选择
和辨别能力，１９８０年代的批判性媒介素养，１９９０年
代之后的参与式媒介素养研究。
前三次范式主要关注的是媒介内容，特别是早

期媒介研究的精英主义观点认为，媒介提供给受众
的大多是低水平、格调庸俗的产品，它们腐蚀了青年
一代的心灵，被认为是社会道德衰退的罪魁祸首之
一。而晚近关于参与式媒介素养研究的范式，则与
当下流行的受众理论是分不开的。作为能动的主
体，现代社会的受众不但能够对媒介内容进行批判
性解读，而且能够基于当下的新媒介技术，利用它们
参与公共领域和社会权利的建构，在社群当中学会

自我表达，在交流中形成民主社会的观念。
二、媒介素养的文本分析：索绪尔与罗兰·巴尔

特符号学模式

媒介素养研究早期，学者们主要关心那些粗俗
的媒介内容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并为此深深忧虑。
社会各界将媒介产品视如“流毒”，各种反媒介行为
此起彼伏。事实上，当时社会各界对媒介的认知有
限，因此面对大众媒介的泛滥却束手无策。这种状
况的改观是随着西方社会教育的发展而出现的，人
们开始认识到，媒介内容并不总是有害的，它是一把
双刃剑，对媒介文本的分析，需要持有批判性质疑和
解读的能力，如果运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解读媒介
文本则是一个祛魅化的过程。
符号学的奠基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就是人的

观念表达系统，从语言符号问题推而广之，我们整个
社会现实都是由符号构成的。由此索绪尔提出了构
建一门符号学的设想：“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
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
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
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
么规律支配。”［７］从符号的表意机制来看，符号主要
由两种元素构成：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这也是索绪尔提
出的符号第一原则，这种任意性在现实中是约定俗
成、不可论证的。比如十字路口的红灯，当它亮起来
的时候，意味着过往的车辆必须停下来，这是一种规
则，违反它就会遭到相应的惩罚。
一般说来，很少有符号作为孤立的个体产生意

义，符号的表意存在于与其它符号的关联之中。索
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认为，任何符号表意都存在于由
符号构成的两个轴上：聚合轴与组合轴。雅柯布森
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将聚合轴的功能定为选择与比
较，组合轴的功能是邻接与粘合。同时雅柯布森认
为，选择与连接是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最基
本的二元维度。聚合轴的特点，是将所有可供选择
的符号进行比较之后，选择符号发送者认为最合适
的一个，从而排除其它的符号。作为文本的建构方
式，一般人比较难以理解，它是隐匿的。组合轴的特
点则是文本的构成方式，按照时间顺序来说，聚合在
前，组合在后，并且就文本的构成方式来看，相对于
聚合，组合是显性的，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所有的媒介文本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构成的。因

为按照李普曼的说法，记者们精力有限，每天在我们
的生活世界中发生不计其数的新闻。记者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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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到所有发生的新闻，它们也不可能全部成为媒
介机构报道的对象。各个媒介机构会根据利益需求
或相应规则对记者采集的新闻进行选择。
罗兰·巴尔特拓展了自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领

域内的符号学研究，将符号学应用于广泛的社会文
化领域，即关注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在罗兰·巴尔
特看来，任何符号的意指化过程都包含两个序列，而
意识形态产生于符号意指化第二序列，即隐含意
之中。
当代的媒介建构主义认为，媒介文本中蕴含的

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按照阿尔都塞的
“询唤”或者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说，“对媒介进行
的意识形态分析，试图揭示某些观点和信仰是如何
通过媒介再现被合法化，被‘制造成真实的’”［８］。换
句话说，呈现在媒介文本上的内容不是全部现实的
摹写，按照上文提及的符号表意方式，媒介文本是一
种选择和建构的过程。
在媒介文本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文本形式，

一种是“源文本”，即新闻事件的客观性来源；另外一
种是“新闻文本”，即记者或编辑们对源文本的加工
与整理。因此，呈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的媒介文本经
历了由源文本到新闻文本的转换过程以及其它复杂

的生产机制和社会因素。因此说，媒介文本再现是
意识形态的，它必然要表达某种观念或者意义。
通过媒介文本再现与意识形态表达，符号表意

完成了两个序列的意指化过程。巴尔特符号意指化
第二序列中隐含意和神话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传
达意识形态，巴尔特称之为“意识形态修辞”。在符
号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意指化的方式来维持
文化中的迷思和隐含的价值观，从而构建的是关于
现代社会的种种神话。在关于什么是现代神话的定
义上，巴尔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他认为“神话
是一种讲述”［９］，神话是一种传播的体系，一种意指
作用的形式。
运用符号学理论解读媒介文本的再现方式，与

批判性媒介素养研究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可以呼应起

来。批判性媒介素养注重的是分析媒介文本符码和
规约的技能，对文本内容呈现的刻板印象、价值观和
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解读和质疑。批判性媒介素养
关注五个核心议题：非透明性原则、编码与规约、受
众解码、内容与讯息、动机［１０］。非透明性原则作为
批判性媒介素养中的第一原则，认为所有的媒介讯
息都是建构之物，马斯特曼说，媒介的内容生产和意
义表达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媒介再现，它包含了复杂

的媒介内容选择、加工和社会文化符码的植入，媒介
内容隐含了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其动机在
于为了获取权力或者其它利益。
三、媒介素养的受众理论：皮尔斯符号表意模式
媒介素养研究除了对文本的关注之外，还有一

个关注的重点是受众。从符号表意的过程来看，接
收者是传播得以实现的要素。因为，文本意义的生
成来自受众的阅读活动与文本的互动，未被受众阅
读的文本只是作为等待理解的符号体系，被受众接
收的文本才是创造并生成意义的文本。
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伊瑟尔认为：“意义只

有在文本符号与读者阐释活动的互动中才能显现出

来。与此对应的是，读者不能将自我从这样一种交
流中分离出来；相反的是，阅读活动能够刺激读者使
之与文本紧密联系并且创造文本发生效用所必需的

条件。这样文本与读者就处于对等的状况下，不存
在主客体相对立的情况，因而意义不再是被限定的
客体，而是一种被体验的结果。”［１１］伊瑟尔的这段话
旨在表明读者并非被动的接受文本的召唤，而是一
种创造性的主体间行为。
不过这样的观点在传播理论研究早期是没有市

场的，包括在批判性媒介素养研究之前。人们主要
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媒介传播效果研究上，被动的受
众研究理论直到１９７０年代之后才发生了转向，斯密
塞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商品阅听人”的
概念。真正从受众角度研究媒介理论，以英国伯明
翰学派的两位学者为主要代表：约翰·菲斯克和斯
图亚特·霍尔。约翰·菲斯克是从大众文化角度来
分析受众理论的，他说：“不可能存在一种宰制性的
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之形成，永远是对宰制力量
的反应，并永远不会成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１２］因
而在大众文化中，受众不再是纯粹被动的角色，他们
也是意义的生产者。
斯图亚特·霍尔主要是从受众解码的视角来谈

论受众理论的，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认为，传
统的大众传播研究模式根据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
线性模式，仅仅关注了信息的交流层面而未能考虑
到传播过程中复杂的关系结构，而实际上传播过程
仅是传播过程中的一部分。电视内容生产、流通、接
受实际上是三个既关联又区别的独立过程，受众的
接受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没有被受众接受的
电视文本其意义话语无法表达。在此基础上，霍尔
提出了积极的受众理论。
从斯图亚特·霍尔解码方式出发，戴维·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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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提出了受众研究的修正主义理论，“把意义的构
成看作是文本和受众的社会地位、话语地位相互作
用的过程”［１３］。这就给受众解读媒介文本提出了一
个新思路：受众的解释是媒介文本表意的核心要素。
这样一种理解媒介文本的模式，与上文提及的索绪
尔或者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思路明显不同。索绪
尔或者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聚焦的是文本，
而现在我们所论述的解读模式则是将解释者作为关

键因素，它对应的是另外一种符号学思路：皮尔斯的
实用主义符号学模式。
不同于索绪尔的二元符号学模式，皮尔斯的符

号学模式是三元的，什么是符号？皮尔斯给出了一
个精确的定义：“我们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
事物。首先，对于事物本身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理
解；第二，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事物与其它任何事物之
间的联系；第三，我们会将第一项与第二项联系起来
理解，如此，它就能够给我们的思想传递关于某个事
物的意义。这样，它就是一个符号，或者表征。”［１４］

从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符号意义
的生成特别依赖符号使用主体的运用和解释，尤其
是符号接收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皮尔斯在建构符号学模式的过程中受到了康德

对事物范畴划分的启发，根据康德的哲学解释，世界
上事物被划分为十二个范畴，皮尔斯将其精简为三
个范畴：范畴Ａ、范畴Ｂ、范畴Ｃ。其中范畴Ｃ扮演
着联结范畴Ａ与范畴Ｂ关系的中介者的角色。这
三个范畴分别对应着皮尔斯符号学模式中的三项：
符号（ｓｉｇｎ）、对象（ｏｂｊｅｃｔ）、解释项（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
解释项的提出是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创造性的表

现，它是符号主体使用符号进行意义生产和交流能
力的表征，符号意义的表达具有开放性，符号的传播
过程同时也是符号意义自身不断累积的过程，因此，
皮尔斯的符号学模式中，符号表意的过程就是：“（１）
符号指向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对象，一个是解释
项。（２）解释项是‘指涉同一对象的另一个表现形
式’。也就是说，解释项要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表达。

（３）而这个新的符号表意又会产生另一个解释项，如
此延绵以至无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一个符号
的意义。”［１５］当符号在社会文化系统中被叠加使用
后就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意义，因此符号意义的使用
和传播就不会停滞，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和空间中，会
形成循环表达的意义流。但是如果社会语境发生了
变化，符号自身的意义也可能会被附加上新的表意
元素，从而形成新的意义表达。
根据皮尔斯的符号表意模式，受众对媒介文本

意义的阐释就是开放性的，媒介文本的意义也不是
局限在封闭的框架中。从现实情况来看，新媒介技
术的飞速发展赋予现代社会公众更多的媒介近用

权，他们需要更多的在建构社会身份的过程中进行
自我表达。马斯特曼指出，现代社会公众所必须具
备的媒介素养能力，就在于能够积极主动地通过媒
介表达，在通向真正参与式民主的漫长道路上，显现
出自我的独特性和价值观。
四、结语
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媒介素养研究中的文本分

析与受众研究，可以作为媒介素养研究一种普适性
的方法论基础。根据媒介研究专家们对媒介文本特
征的分析：“媒介讯息是建构的；媒介讯息生产与政
治、经济、社会及其美学语境相关；媒介意义的生成
是在受众、文本和文化三者之间展开的；媒介讯息依
据不同的语法规则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特征和象征
系统；媒介表征在人们理解社会现实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１６］

符号学理论则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媒介文本的这

些特征，并且利用媒介参与到社会的交流和互动中
去，能够对媒介文本的内容作出批判性的解读，而不
至于受到媒介内容文化霸权的宰制。可以认为，符
号学的理论方法在培育现代社会公众媒介素养能力

的问题上具有某种普适性，从批判性媒介素养发展
媒介交往能力，从参与式媒介素养出发构建参与式
文化，使得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成为构建现代民主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１］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Ｍ］．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３５．

［２］陆晔等．媒介素养：理念、认知、参与［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１．

［３］ＨＡＮＳ　ＭＡＲＴＥＮ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１）：２．

［４］Ｗ．ＪＡＭＳ　ＰＯＴ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５９．

［５］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Ｍ］．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２６９．

·８９·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６］Ｗ．ＪＡＭＳ　ＰＯＴＴＥＲ．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２００４（４８）：２６６．
［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Ｍ］．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３８．
［８］泰勒，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Ｍ］．吴靖，黄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９．
［９］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Ｎｏｏｎｄａ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１０６．
［１０］凯尔纳，谢尔．迈向批判性媒介素养：核心理念、争鸣、组织与政策［Ｊ］．刘晶晶，王莹节，译．大学·研究与评价，２００７（１１）：

７２－７４．
［１１］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ＩＳＥＲ．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ｎｌｅ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１９７８：９－１０．
［１２］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Ｍ］．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６３．
［１３］柯伦．重新评估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新修正主义／／博伊德－巴雷特，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Ｍ］．汪凯，刘

晓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３：６２４．
［１４］ＰＥＩＲＣＥ．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ｉｒ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Ｍ］．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５．
［１５］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０４．
［１６］ＲＥＮＥＥ　ＨＯＢＢＳ．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４８）：

１７－１８．

（责任编辑　张楠）

Ｓｙｍｂｏｌ，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Ａ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ＥＮＧ　Ｙｕｅ－ｊ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ｗ，Ｙａｎ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０６６００４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ｗｏ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ｄｉａ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ｘｔ，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
ｃｙ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ｘｔ．Ｐｅａｒｃｅ＇ｓ　ｐｒａｇｍａ－
ｔｉｓｍ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ｘｔ，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Ｆｒｏｍ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ｔｅｘｔ；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ｙｍｂｏｌ　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９９·

冯月季：符号、文本、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符号学路径


